[image: image1.png]


[image: image2.png]WAL I SRR
S EAIRE S A



[image: image3.jpg]



[image: image4.jpg]


[image: image5.png]



[image: image6.png]


[image: image7.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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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我叫杨小明，女，今年41岁，原是昆明医学院后勤服务发展中心物业管理科职工。我自幼体弱多病，因双眼疾病无法上学，小学毕业就休学在家，于1984年参加工作至今。


1995年底我有幸与法轮大法结缘，通过学法炼功，读《转法轮》和法轮大法其他一些书籍后，我人生当中许多百思不得其解的迷团一个个解开了。从此人变得精神振作，心态平和，身体也健康了。六、七年从未上过一次医院看过一次病，也没有花过一分钱医药费。1998年我与丈夫结婚，生活一直幸福美满。


自从1999年7月20日中共迫害法轮功后，由于我坚持不放弃修炼，学院专门成立了一个迫害我的“专案小组”，迫害小组成员之一的是部门领导秦德勇。由于我不配合他们骂师骂法，他们就将黑手伸向我的父亲和丈夫那儿，以停发退休工资和下岗相要挟。更卑鄙的是，他们竟逼迫我70岁的父亲跪在地上求我放弃信仰。当时我刚怀孕，秦德勇竟找到我丈夫单位的领导，向我丈夫施压，如果我不做人流，就要开除他的党籍，让他下岗。在他们的威逼下,2000年1月7日丈夫无奈，只好忍痛把我拉到医院做了人工流产手术。


2000年2月24日，我与几个朋友到昆明市下马村一个熟人家做客，被冲入家中的警察绑架到马村派出所，非法审讯后还不准我回家，并通知学院保卫科的人把我带回学院总务科办公室非法关押了一夜,并以“扰乱社会公共秩序”为由将我送到看守所拘留十五天。


在看守所里，每天从早到晚拣辣子，拣不完不准睡觉。每天还要交六元钱的伙食费，15天共交了90元钱。期满那天又将我非法转到海埂警察培训基地关押了6天，每天让我家里拿100元生活费，共交了600元，前后非法关押了我21天。丈夫实在无法承受这种痛苦，提出与我离婚。为了不再牵连他，我同意了。就这样，我原本幸福的家庭被迫害得“夫离子散”。


离婚没多久的一天,秦德勇让手下人把我叫到总务科呆着，在无任何搜查证的情况下抄了我的家，并拿走了我的大法资料。当时只有父亲一人在家,父亲无法忍受这种屈辱,一气之下跑到总务处把我叫出来，二话没说对我拳打脚踢，把怨气全发泄在我身上。


2001年秋末冬初，为了民众不再受谎言欺骗、还大法一个清白，我和许许多多法轮功学员一样，印制、散发真相资料。于2001年12月29日被昆明市五华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的恶警抓捕，送五华看守所关押了三十天，然后就送到云南省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


2003年我被所外执行半年，回到学院后，我被安排到绿化组工作，六个月，每个月只发给我六十六块一毛四的工资。我在劳教所一年半期间，学院后勤服务发展中心让我父亲每年交九千零十二元钱，说是保我在劳教所期间的工龄，并要求两次交齐，后来只返还了五千多元钱给我。


2005年2月1日上午我正在上班，在花园里浇花水，昆明市医学院党委办公室主任陈玲及两名便衣警察（其中一名姓刘）拿出一份劳动教养通知书给我看，叫我签字。通知书上诬陷我“扰乱社会秩序”，非法对我劳教三年，我当场拒绝。两个便衣警察不由分说就上来打我，花园里的人都目睹了这一恶行，然后将我拖到一辆车上，直接绑架到昆明市强制戒毒劳教所。


我在昆明市强制戒毒劳教所三大队被非法关押的三年里，遭受了多种酷刑，电棍击打、野蛮灌食、性虐待、打嘴巴、暴打、不给睡觉、罚站、罚蹲，暴打使我的眼睛被打残，脚背打伤，连续多天被罚站，每天站17、18个小时。


2005年4月中旬的一天晚上，三大队副队长刘先敏、吴静和警察周枣兰唆使犯人：罗媛惠、张静、王艳红、刘乔丽、赵昆利5人暴打我，我的头被用力向水泥地上砸，后脑被砸起鸡蛋大的一个血肿，浑身是伤，之后我两眼刺痛，睁不开眼，从那以后，我的左眼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右眼看东西也模糊不清，后经专家鉴定为一级残疾。


2006年5月41一日下午,犯人施燕、魏红毒打我,左脚被打的皮开肉绽，流了很多血还缝了针，我的衣服裤子也被打的破烂不堪。


我曾三次绝食抗议戒毒所警察及犯人对我的暴行,遭到野蛮灌浓盐水。集训组长张静多次将我的双手绑在身后用脚踢我的阴部,


出现血肿,使我五、六个月停了月经。警察张红梅用电棍打我的两个手掌，使我的双手肿了一个多月不能动。


2005年12月底，我被非法劳教期间，昆明医学院人事科、保卫科人员到劳教所给我送来了一份学校开除我工职的文件，叫我签字，被我拒绝了。


2009年3月我从劳教所回家，没有了工作，生活全靠近八十岁的工人老父亲微薄的收入维持，还要给我治残治伤，生活很困难。一年以后，父亲强烈要求所在社区给安排工作，社区给安排在昆明医学院花园里打扫公共卫生。（文／杨小明）


◇








真相资料是自费印制，不图您丝毫回报。愿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祝您幸福平安！














酷刑图：毒打吊铐





九九年四月二十七日，我在系办公室楼前碰见兰州大学哲学系的C老师，我告诉他“四·二五”那天，我去甘肃省政府上访了。他说：“我佩服你们的勇气，但劝你不要这样做了，你们不了解中共。”C老师是国内研究古希腊哲学和存在主义的权威，是个真正有独立思想的哲学家，他告诉我，“四·二五”之前，甘肃省委宣传部找过他，让他站在哲学的角度写文章批判法轮功，他当场就拒绝了，理由就是这种做法是在搞文革。◇


（文／大陆法轮功学员）











纽约中央公园大炼功 美好祥和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七日清晨，纽约中央公园的草坪上，数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专注地炼功，场面祥和。


碧绿的草坪上，数百人随着炼功音乐，整齐地展示着法轮功五套功法。每个人都是那样的投入，那样的幸福。炼功人中，有头发花白的耆老，有活泼可爱的孩童，有妙龄的少女，有青年的男子，有沉稳庄重的中年人，也有初涉人世的少年。年龄跨越了三四岁的孩童到七八十的老者。这里有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各种肤色，各个民族。


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今天为了同样的信仰来到中央公园的草坪上，向天地间表达着他们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尊的无比敬意，表达着作为法轮功修炼者的喜悦和自豪，向世人分享着他们的快乐和幸福。


他们的心声已经写在了大大的横幅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停止迫害法轮功”。


然而这么美好的功法却被中共当局疯狂镇压，这个迫害一直持续到现在，已长达十二年。面对十二年的持续迫害，法轮功学员一直秉承着“真善忍”原则，以大善大忍之心向世人讲述着法轮功真相、大法的美好、迫害者的邪恶，真心希望更多的世人能明辨是非，为自己选择一条光明大道。


现居日本的李女士来自中国大陆，她的全家及许多亲戚都修炼法轮功。因为修炼之后在身心两方面受益很大，她的许多亲友都修炼。但是从一九九九年中共开始在中国大陆打压法轮功以来，亲友们也受到了严重的迫害。“我的亲戚一家三口被抓进看守所之后，遭受了各种酷刑。由于长时间的非人折磨，一个亲戚出狱时精神都不正常了。”她希望联合国人权组织和美国政府今后更加关注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的人权状况。





【明慧网】今年入夏以来，本地“610”（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一直在叫嚷办洗脑班，“610”胁迫派出所警察和社区工作人员，调查摸底，企图再次大面积绑架法轮功学员。


可是，那些工作人员和部份警察已经明白了法轮功真相，知道炼功人是一群好人，他们暗地里通知法轮功学员。


有的社区主任到法轮功学员家告诉，最近有人叫门千万别开，就是我亲自来，你也别开；有的社区人员告假；有的村干部告诉本村法轮功学员诉法轮功学员，哪天哪天你千万别在家；有的村干部告诉本村法轮功学员家属，哪天哪天叫你家的某某到亲戚家住；有个国保大队的警察告诉一个炼法轮功的亲戚，哪天哪天你到我家去住，就是想办法保护法轮功学员（这个警察曾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明慧网有过报道；但现在他明白真相了）。


那天恶人去抓法轮功学员时，法轮功学员家人绝大多数不开门，有的开门了，也堂堂正正的告诉他们，我们没触犯任何法律，坚决不跟你们去。那些不想干坏事的人，找个台阶就走了，这次大面积的绑架企图未能得逞。


前几天，笔者在街上遇到本地拘留所的一个警察。两年前我给他们一家人都做了“三退”，那天他看到我，关心的对我说要加小心，他问我要了真相资料，并告诉我他想看大法书，问我能不能帮他找一本，我答应帮他忙。临走，一再嘱咐我要小心。这个警察就是我在被非法关押期间认识的。


法轮功学员的大善大忍和迫害者的邪恶歹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人们分清了善、恶、正、邪。再加上法轮功学员的不断讲真相，人们真的明白了。





社区人员和警察的觉醒











